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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款開始並不叫牛大款，叫牛大
寬。牛大寬做夢都想發大財當大款，後
來就把名字改成了牛大款。要說這事情
也巧，好名字叫了幾年，牛大款一路順
風，一個不大的紙箱廠被他玩得風生水
起，自己還真就成了當地人眼中的大
款。

眼下有些有錢人特別要面子，愛顯
擺，牛大款就屬於此種類型。可顯擺也
總得有機會吧？在目前，最給力的顯擺
機會，莫過於婚、喪、嫁、娶。兒子結
婚可是個炫耀顯擺的好機會。牛大款有
個兒子叫牛津，雖說今年還不足20歲，
可牛大款整天催促兒子找女朋友結婚，
其目的不就是想借著給兒子置辦婚禮的
機會顯擺一下自己富有嘛！牛大款盼兒
子結婚，鉚足了勁想借著婚禮露露富，
長長臉，可牛津卻不解人意，偏偏不給
父親這個機會。這孩子喜歡讀書，根本
沒有心思戀愛，面對父親的提議，脖子
一擰，硬邦邦甩給父親一句：“不拿到
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我是根本不可能
考慮個人問題的。”

就在牛大款苦於找不到機會顯擺的
時候，沒想到這機會突然間說來就來
了：這天夜裡，他父親牛老泰突發心臟
病，在醫院搶救了幾天沒有搶救過來，
撒手去了。

父親的死，讓牛大款全家悲痛不
已，不過同時也為牛大款提供了一次露
富顯擺的大好機會。就在牛大款心中這

團虛榮之火熊熊燃燒之際，堂叔牛老滿
又添柴吹風鼓勁來了：“大款啊！你有
廠有錢的，在咱們十裡八鄉也算是個有
頭有臉的人物，你爹的喪事可不能辦得
太寒酸了，可不能讓村裡老少爺們笑
話，背後戳咱脊樑骨！”

這話牛大款是一萬個愛聽！真是英
雄所見略同！牛大款當即豪氣沖天地
說：“放心吧老滿叔！我一定把父親的
葬禮辦得隆重氣派，風風光光，絕不會
讓親戚朋友們看不起咱牛家的！”第二
天晚上，牛大款就把村上的幹部、親朋
好友以及本家男女老少請到了紅滿天大
酒店。別人家辦喪事用的是5塊錢一包的
香煙，大款用的是20塊錢一包的香煙。
別人家喝的都是二三十塊錢的白酒，而
牛大款給大家喝的，是100多一瓶的好
酒。

請來辦事的人吃好喝好，立刻行動
起來，按照分工，有人上省城去請戲
班，有人到棺材鋪去找上等的好棺材，
還有人到紙紮店預定紙紮。可就在牛大
款緊鑼密鼓地為父親的喪事大操大辦忙
碌奔走之時，沒想到意外突然間就發生
了：這天上午，市民政局突然開車來了
好多人，說有人舉報他家死了人不火
葬，打算土葬，還要大操大辦，因此特
來阻止，並當場責令其火葬。

自古民不跟官鬥，胳膊拗不過大
腿，牛大款他再有錢也不敢跟政府，跟
法律較勁啊！就這樣，原本打算風風光

光大操大辦的葬禮，在民政部門的干涉
下，只得草草收場。對於牛大款來說，
有錢不能花也是一種精神折磨。由於民
政部門的干涉，未能把父親的葬禮辦得
威震四方，名揚鄉裡，這讓牛大款很生
氣。於是，埋葬過父親後，牛大款就一
心想找出那個告密者，給對方點顏色看
看，以解心頭之恨。

為了找出那個到民政局告密的人，
牛大款特意花錢雇了幾個草根偵探，開
始進行暗中調查。可這幾個草根偵探查
了兩天，連一點線索都沒有找出來。為
了充分調動起草根偵探的積極性，儘快
挖出那個告密者，牛大款隨即又出臺了
一項獎勵措施：誰能挖出那個告密者，
除了之前談好的正常工資外，另有獎金1
萬元。但遺憾的是，兩天過去了，這幾
個草根偵探還是一點收穫沒有。牛大款
見這幾個草根偵探太草包，後來乾脆解
雇了他們，自己親自上陣。可從哪里入
手呢？經過一番分析後，牛大款就把目
標對準了民政局。民政局如果不是接到
有人舉報，怎能前來干涉？那舉報人為
啥舉報？還不是為了獎金嗎？因此，要
想找到舉報人，就得從民政局下手。

民政局局長李勤是牛大款的老同
學，聽牛大款說明瞭來意後當場一驚，
當即對牛大款說：“咱倆這麼多年的關
係了，你可不能逼我幹違法的事啊！要
是別的事情，只要我李勤能幫上忙的，
一定會幫你，但這件事可是原則問題，

我身為局長，把告密者洩露出去，這不
是違紀違法，砸自己飯碗嗎？”

牛大款一聽不高興了。見牛大款變
臉了，李勤就趕緊換了種口氣勸他說：
“你就別和那個告密者過不去了！現在
全國都在響應中央號召勤儉節約，我看
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喪事這樣辦下
來，你裡裡外外省下不少錢嘛。再說
了，有了事，你們經濟條件好的都這樣
較勁攀比大操大辦，那以後村裡那些收
入不高的可咋辦？這樣一直攀比下去，
以後村裡誰家還死得起人啊？”

牛大款見從李勤身上得不到任何有
用的信息，最後不得不失望而歸。可回
到家裡後，牛大款還是不死心：我就不
相信找不出那個告密者！

為了找出那個告密者，牛大款突然
想到了民政局的財務科：告密者告密以
後，民政局要給予現金獎勵，他要領取
獎金，就必然會留下自己的簽字……想
到這，一個大膽的計劃就在牛大款腦子
裡產生了——他打算花錢雇人，趁夜晚
潛入民政局財務科，通過查找取款憑
證，來找出那個告密者。

村裡有個遊手好閒、偷雞摸狗的小
混混叫狗寶。這天，牛大款把狗寶喊到
家裡好吃好喝好招待。酒足飯飽後，牛
大款就把自己找他來的目的說了一遍。
可狗寶一聽說要他到民政局去行竊就膽
怯了。狗寶小偷小摸不在話下，可要到
民政局行竊，他可沒這個膽。但狗寶這
傢夥貪財，抵擋不住那5000元的誘惑，
最終還是把這差事接了下來。

事情可並不像牛大款想得那麼簡
單。這天早上，他剛起床，就接到了民
政局局長李勤在手機裡的一通臭駡：
“牛大款你真混球，咋啥點子都想得出
來呢？你快給我過來……”

牛大款預感到事情不妙，猜想一定
是狗寶夜到民政局出事了，於是心裡一
驚，暗暗罵起了狗寶：這小子真是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肯定是昨夜行動失敗，
把老子給供出來了！

牛大款來到民政局，李勤一見面就
是一通埋怨：“你這傢夥真混蛋，火葬
有啥不好？你咋啥事都敢幹呢？那事都
已經過去了，為啥還一直心裡放不下
呢？這倒好，雇人夜入民政局財務科偷
盜，這事你讓我咋替你收場？”

牛大款正被李勤罵得抬不起頭，突
然看見趙鵬氣喘吁吁跑了進來：“牛老
闆，不要再花費心思查找了，那個害你

爹火葬的告密者是我……”
聽到這牛大款驚呆了，好久才回過

神來，氣憤地說：“真是人心隔肚皮
啊，想不到那個暗中搗鬼放冷箭的人竟
然是你！趙鵬啊趙鵬，我平時待你不薄
啊，你怎麼能……”牛大款剛說到這，
趙鵬突然打斷他說：“正是因為你待我
不薄，所以我才不得不到民政局告密，
阻止你……”

原來，牛大款的父親和牛大款可不
一樣，他最看不慣的就是那些華而不實
的東西。他生前常對兒子說，要孝在生
前，人死了，葬禮再隆重，花再多的錢
都是白搭。牛老泰患病住院期間，最不
放心的，就是擔心自己死後，兒子為他
的喪事大操大辦鋪張浪費。他知道兒子
要面子，愛顯擺，還是個一根筋，不容
易被人勸說，於是就寫了一份遺囑交給
了趙鵬，並囑託趙鵬，等自己死後，如
果兒子為他的喪事大操大辦不聽勸阻，
就到民政局去告密，借助政府的力量來
阻止兒子鋪張浪費。牛老泰死後，牛大
款果然大操大辦。想起牛老泰的臨終囑
託，趙鵬只好悄悄到民政局把牛大款給
告了。由於自己的舉報，民政局及時幹
預，總算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牛大款的
鋪張浪費行為。本來，趙鵬打算辦完牛
老泰的喪事後就把這個秘密告訴給牛大
款的，可那天見牛大款太忙，就打算過
了這陣子再找牛大款把事情說清楚。可
讓趙鵬沒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他母親
突然患病住院，他到醫院照顧母親，一
待就是好幾天。趙鵬今天終於從醫院回
來，聽說此事後，就立刻趕過來說明瞭
真相。

說了事情的真相後，趙鵬怕牛大款
不信，伸手就從衣兜裡掏出牛老泰的那
份遺囑遞了過去。牛大款展開遺囑，只
見上面寫道：兒啊，雖然你這幾年辦廠
也掙了點錢，但搞企業沒有一帆風順
的，你可要居安思危，留個後手，把錢
用到該用的地方，不能鋪張浪費啊！我
知道你小子要面子，愛顯擺，還是個強
筋驢不聽勸，我死後，喪事一定會大操
大辦鋪張浪費。為了阻止你的浪費行
為，所以我特意囑託趙鵬，等我死後，
如果這喪事你硬要大操大辦，就讓他到
民政局去……

看過父親的遺囑，牛大款激動萬
分，一把抓住李勤的手慚愧地說：“你
說 得 沒 錯 ！ 我 混 蛋 ， 我 是 真 混 蛋
啊……”

老爹的遺囑

米貴，外號叫
賭鬼。
那年深秋，他
披 著 件 早 已 分
不 清 顏 色 的 破
棉 襖 ， 在 北 牆
根 坐 著 塊 半 截
磚 ， 閉 著 眼 ，
手 伸 在 褲 兜 裡
摸 跳 蚤 。 他 的

眼窩很深，乍一看像個算卦瞎
子，我不由得說出了口。他一
聽，睜開了眼：“去，去，去，
一邊玩去。”

睜開的眼也不大，周圍眼邊
發紅。我們往後退了下，他仍閉
著眼摸跳蚤，摸出一個放進嘴裡
咬死後，呸地吐出來。

“跳蚤好吃吧？”我問他。
他又瞪開那發紅的小眼睛，

笑 了 ： “ 它 咬 疼 我 ， 我 咬 死
它。”

他隨後一招手：“小傢夥，
過來。”

我 對 他 說 ： “ 我 不 叫 小 傢
夥，叫建國。”

“行，建國，去供銷社給我
買盒火車頭煙，給你一分錢路
費。”

說著他掏出一角伍分錢紙幣
給我。買回煙，人家找回一張二
分紙幣。我交給他：“給我換來
這二分錢。”

他說：“都給你了，下次再
給我跑腿買煙。”

可樂壞我了，這是我第一次
擁有了自己的小金庫。所以幾十
年後，我還清楚地記得賭鬼的形
象，那發紅的小眼睛在我的記憶
中也沒有那麼討厭了。

外號叫賭鬼，自然賭錢就是
他最大的嗜好。他經常對人說，
吃喝嫖賭是大虧，只數賭錢有來
回。每天晚上，他都是在輸輸贏
贏的牌桌上度過的，情感在沮喪
和狂喜中起伏。他最實誠，幾近
於傻，其實是大智若愚。有時本
是他贏了，只要有人起哄：“你
輸了，你輸了，包賠包賠。”他
就會說，真不仗義，便賠了人家
錢。

一次他擲骰子，一連出了五
個麼，他爹在跟前，伸手打了他
兩巴掌：“你就只認那個麼嗎，
不會換個點嗎？”

他哭得滿臉是淚。人們以為
都這樣了，一定不會再出麼了，
可一掀寶盒，還是麼，讓他大大

地撈了一把。
他推牌九，總是當莊家。
有次他賣了頭豬，有五六十

元。知道的人互相通知：“賭鬼
又有錢了，咱去幾個人把錢給他
贏回來。”

晚上，賭桌旁的人真不少，
他還當莊家。一次他將牌發出去
後，不小心掉地上一張，他彎下
身子去桌下找，嘴裡卻對大夥
說：“不要換牌。”

一句話提醒了大夥，趁他找
牌的時間，都將手中的兩張牌換
了。有的甚至從碼好的老堆裡揀
牌，換成了牌九中的大點，甚至
換成天杠地杠。

賭鬼在桌下摸了一會兒，沒
摸著，便將桌上的燈端下去找，
又對大夥說：“賭碼都不要動
啊。”

這一說，又提醒了人們，都
紛紛將口袋裡的錢全掏出來押
上。

賭鬼找著了那張牌，將燈端
桌上，說：“有人動牌沒有？”

“沒有，沒有。”
又 問 ： “ 有 人 動 賭 碼 沒

有？”
“沒有，沒有。”
又說：“要麼這樣吧，這局

不算，再重發牌吧。”
人們堅決不同意。他無可奈

何極不情願地說：“那好，亮牌
吧。”

三家都亮出了牌，分別是十
二點對，叫天杠;二點對，叫地杠;
另一家是紅八點對。個個心裡偷
著樂，甭說你一頭豬錢，兩頭豬
錢也不夠賠。

這時賭鬼翻開自己的牌，一
張是三爪勾三點，等翻開第二張
牌，人們臉上的表情凝固了，都
呆住了。原來第二張是皇上六，
三爪勾和皇上六點組成的是牌九
中最大的點：皇上。人們常說，
皇上出京，遍地通吃。賭鬼在人
們驚愕的目光中，將桌上的錢用
手一攏，裝在他破襖口袋裡，然
後碼好牌，說：“下注吧。”

人們都不動了，因為所有的
錢全讓賭鬼贏光了。

賭鬼走後，人們似乎想起了
什麼：他掉桌下一張牌，伸手就
能撿起，他竟找了一分鐘。卻又
端燈再找，還喊，不要換牌，不
要加注碼。這時都才明白，一幫
精明透頂的人，都叫賭鬼給耍
了。

賭
鬼

如今，現金支付越來越少，幾乎都
是電子支付。有人高興，也有人不高
興，這不，資深小偷小毛和阿豹如今可
鬱悶壞了。

這倆小子如今日子越過越窘迫，小
毛動了金盆洗手的念頭。這天，他特意
在市中心的富貴樓飯莊請阿豹吃午飯。

阿豹走進雅間便問：“我說你這是
想起啥來了，在這麼好的飯店請客？”
小毛沒說話，等菜上得差不多了，他把
門關緊了，給阿豹滿上了一杯酒：“大
哥，我在城裡是肯定混不下去了，我準
備回老家幹點別的了。”

阿豹聽罷長歎一聲：“唉！如今這
城市裡哪還有咱兄弟的容身之處？”阿
豹說罷，一仰脖把酒幹了。

與他們一牆之隔的雅間裡，可是另
一番景象，這裡面坐著四個人，都是六
十多歲的年紀，此刻他們談興正濃。牆
壁隔音不佳，那邊說話，小毛他倆聽得
很清楚。只聽其中一個說：“咱這幾個
老傢夥，最有錢的就數老吳了。”

另一個趕忙打斷他：“你取笑我，
咱們這裡最有錢的當數老李。”

“對，我就是有錢。”一個沙啞的
聲音傳了過來，“在座的老幾位，數我
最有錢！你們信不信？”

老吳“噓”了一聲：“你這人，就
不懂得低調點？”

誰知老李的聲音反而提高了八度：
“就說現在吧，我隨身就帶著二十萬，
不是銀行卡，是真值錢的東西，不信我
亮出來給你們看看。”隔壁傳來一陣拉
拉鏈的聲音，小毛二人不禁對視了一
眼。

“不用看了，老李此言不虛，我給
做證。不過，你那物件也會貶值，價格
隨行就市。”老吳煞有介事地說。

老李“嘿嘿”一笑：“誰告訴你會
貶值？我這還升值呢！”

有道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幾個
老者的這一番對話，引起了隔壁兩個資
深扒手的注意。阿豹當時就來了精神，
他壓低聲音對小毛說：“你都聽到了
嗎？”

小毛一笑，小聲說：“這路老傢夥
我見多了，他們這個年歲了，不甘心被
社會淘汰，有幾個錢不假，但多不到哪
里去，生怕人看不起，一有這種聚會的
場合，就愛得瑟。”阿豹點了點頭，
說：“這個機會難得，不如咱們最後再
幹上一票大的，然後離開這裡。”小毛
覺得阿豹說得沒錯，兩人草草吃了飯，
將注意力集中到了隔壁，那幾個人一直
吃到下午兩點才散。

小毛和阿豹跟在他們身後走出了酒
店，四個老頭分別時又是一番客套，從
聲音上小毛和阿豹判斷出，穿格紋防寒
服的小個老頭是老李。兩個人便偷偷跟
上了他，一路上小毛二人仔細打量著老
李，看他六十出頭的樣子，衣不出眾，
貌不驚人，怎麼看也不像個有錢人，要
不是聽了他們之前的對話，誰能想到這
人竟是個“隱形富豪”？

不一會兒，老李走到了地鐵站，兩
個賊也趕忙跟了進去。小毛趁老李擠地
鐵的時候有意接近他，用他們的行話
說，這叫摸一摸老李的“底”，哪知老
李很警覺，他似乎很注意旁邊貼近他的
人，身子一側便躲開了，小毛根本無法
接近他。阿豹見狀心想，看來這老傢夥
身上果然是有值錢的東西，要不警惕性
不會那麼高。

“他也沒帶包，那二十萬都藏哪了
呢？”小毛小聲和阿豹嘀咕。

阿豹說：“你沒聽見剛才他們說話
嗎？能升值能貶值的，不是現金，一定
是個古玩首飾什麼的，東西肯定不大。
你看他剛才那個警覺的勁兒，肯定身上
帶著東西了。”小毛覺得阿豹說得有

理。
小毛和阿豹跟著老李下了地鐵，剛

走出地鐵站，老李的手機就響了，老李
接了電話，說：“放心，我沒喝酒，現
在下地鐵了，再有五分鐘就到家。”

小毛見這裡地處偏僻，對阿豹說：
“老傢夥電話裡說自己馬上要到家了，
再不下手來不及了，咱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劫了算了。”阿豹點了點頭。

小毛看左右無人，也沒有監控攝像
頭，此處正是“幹活”的絕佳地點，他
用手一捅阿豹，阿豹心領神會，兩個人
向前緊走兩步，一左一右把老李夾在了
當中，二話不說，把他拖到一個拐角
處。

“把錢都掏出來！”小毛說。老李
嚇了一跳，看著這兩個身材高大的男
人，老李很識趣，也沒反抗，從口袋裡
拿出錢包，裡面一共就五十塊錢。小毛
皺了皺眉，說：“我讓你把值錢東西全
拿出來，聽懂了沒有？”

“我的錢只有這些，我沒有其他值
錢的東西了。”老李說。

“沒有？別耍花招，你剛才在酒店
說身上帶著二十萬的寶貝，我們都聽到
了。”阿豹有點急了。

老 李 恍 然 大 悟 ， 說 ： “ 你 們
是……”他想起來了，剛才在酒店門口
看到過這兩個男人。

“快點！別廢話！”阿豹又呵斥
道。

老李不禁苦笑一聲，說：“我真沒
有值錢的東西，我那二十萬的寶貝在身
上不假，可你們拿走也沒用。我剛才跟
老哥們開了個玩笑，沒想到你們竟然當
真了！”

“你什麼意思？”阿豹不解。
老李說：“我這些年身體不好，去

年換了個腎，這個腎，花了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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